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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红岩岭还是十年前。印象
渐渐模糊了，只晓得，红岩岭地属丹霞
地貌，景观奇特，而且有着深厚的红色
底蕴。
红岩岭，是“文旅+”融合发展的

“慈利样本”，是全面呈现独特的“慈利
名片” “慈利符号”“慈利印记”。在那
里，可以看到众多的自然景观：玉面丹
霞、一剑崖、小象山、恐龙脚印、摩崖
字刻、月亮岩、仙人足迹、浦云寨、渔
猎码头等；还可以体验户外活动：丛林
穿越、飞拉达、高空滑索、猛士玻璃挑
战桥、王者铁索挑战桥、空中飞艇、悬
崖秋千、悬崖咖啡、热气球、悬河之镜
等。这种红色配合着奇特的地貌形态，
再辅以惊险的户外运动，给人一种神
奇、神秘、刺激的感觉，多次吸引着我
前去观赏和体验。
机遇终于来了。初夏中旬，我随县

作协举行“墨染红岩岭，笔书茶马魂”
的采风活动团，再走红岩岭。
出发前，下起了绵绵细雨，来到了

游客中心，随着车门缓缓洞开，山野的
气息扑面而来。抬眸间，“飞拉达”攀
岩壁赫然伫立，赭红色岩壁似大地的血
脉喷薄而出，在时空延展，粗糙的肌理
里藏着千万年风雨的雕琢，那抹浓烈的
红，既张扬着原始的生命力，又透着神
秘的召唤。
由于下雨，多条游玩线路和多个游

玩的惊险项目都已关闭，体验的项目也
缩减了大半。我们沿着山溪前行。起
初，雨点不大且不密，雨珠轻叩伞面，

惊起细碎涟漪，像极了蒙着层半透明的
薄雾，会员们的身影在伞下也凝成朦胧
的剪影。在且行且停中，目光自然投向
前方漂亮的廊亭。青灰的廊檐衔着雨
帘，碎玉般的雨珠顺着瓦当垂落，廊柱
上的朱漆在雨雾里洇开岁月的纹路。
众人边走边聊。“雨中体验，红岩

岭依然值得一游。”“只要不是如注暴
雨，我们依然可以漫步其中，享受摄影
的乐趣。”“雨天的好处是，不需要担心
日晒，也不用做防晒措施，”几位女作
协会员的谈笑随着湿润的风，在廊亭间
流转。行至绝壁下，我驻足良久，仰望
峭壁上蜿蜒的“飞拉达”，蜿蜒的钢丝
绳如同沉睡的银蛇，盘踞在赭红色岩壁
间。围栏将入口阻隔，指尖抚过冰凉的
警示牌，山风掠过耳畔，裹挟着未竟的
攀登热望，在心底泛起层层涟漪。隔着
围栏，我凝望着它们嵌入岩壁的轮廓，
想象着岩壁上腾跃的身影，却只能将悸
动的心跳，化作叹息融入山间流云。本
是奔着岩壁上的惊险之旅而来，现在，
尽管钢索垂落如琴弦，钢环静默似音
符，一场夏雨却无法让大家奏响属于勇
者的乐章。壁上的设备与苍翠山林相
映，也成了可望不可即的遗憾图腾。
过了廊亭，就是一段台阶路。我斜

着雨伞仰望，石阶在雨幕中隐现，恍若
通往云端的天梯。扶着冰凉的栏杆拾级
而上，衣袂沾着雨丝的清冽，耳边除了
簌簌雨声和风声，仿佛要将人引入某个
遗世独立的梦境。
这是一段很陡且光秃秃的崖坡。台

阶比较高，风也大了些。我用力撑着雨
伞，每登一步都有些吃力。
当手触摸到丹霞岩石的红，仿佛看

见在古樟树下，先烈振臂间红旗翻涌如
浪。那抹红是信仰燃烧的余温，是热血
渗进岩层的胎记，是在岁月褶皱里凝结
成永不褪色的勋章。当风掠过红岩石
时，仿佛在复述烽火里的呐喊，让山河
记住，什么是用赤诚染透的春秋。
我们一步一顿，虽然都知道每一级

都是安全的，但还是小心翼翼。一会儿
功夫，就到了坡度舒缓处，风也小了许
多。我择高处环视，初夏红岩岭，绿色
草木清香，溪涧清风徐来，树叶低声絮
语，淅淅沥沥的雨，把红岩岭“冲刷”
的格外清新。
雨中的红岩岭好像披上一层朦胧的

面纱，完全没了平时那种咄咄逼人的险
峻雄伟，也没了平日那种冷硬，雨雾仿
佛给红岩岭裸露的红岩打了一层蜡，光

可鉴人。虽然灰暗的天把天地都渲染成
灰调，但是看惯了色彩斑斓鲜艳夺目的
红岩岭，现在这副景色何尝又不是另外
一个柔美的面孔，温婉可人呢？
拐过一处大石头，眼前便是一番令

人惊叹的景观。云雾半掩的山坳间，一
道道银链跨越山头，百米高空处，流线
型飞艇悬浮在轨道上，折射着粼粼波
光；索道绷紧的钢索，自山巅架至山
脚；铁链桥在风中轻晃，仿佛铁索碰撞
声混着林涛回荡；最夺目的当属那座玻
璃桥，剔透的桥身凌空飞架，将脚下万
丈深渊的嶙峋怪石、潺潺溪流尽数收揽
眼底。这些钢铁与玻璃铸就的现代奇
观，以惊人的姿态切割着千年山峦的静
默，在自然与人工的碰撞间，勾勒出震
撼人心的壮美画卷。
快到体验起点时，一些胆小的径直

朝飞艇而去，我们一行胆大的直奔玻璃
桥而来。站在桥的起点，举目前方，雾
气蒸腾，天空流云飞驶。云雾填满山
谷，环绕着各座岩岭，在脚下缓缓穿梭
游走。一座座岩岭，时隐时现，恍若一
幅生动洗练的水墨画，如梦如幻，唯美
至极！
一番安检后，我便踏上了“猛士玻

璃桥”。桥上的玻璃板，在雨雾中若隐
若现，朦胧的轮廓宛如悬浮在半空的幻
境。湿漉漉的玻璃表面倒映着低垂的铅
云，每走一步，桥身便在雨幕中轻轻摇
晃，震颤顺着脚底攀上脊椎。前面两位
先行者，干脆弃掉雨伞，两手紧握绳
索，任凭风雨拍打。

我一手撑伞，一手揽绳。行至桥
中，我停了下来。看着旁边的“王者铁
索桥”，铁链被雨水冲刷得泛着冷光，
桥在风雨中晃动，好像发出低沉的呜
咽。我想，要不是那个项目被封，或许
走一趟铁索桥更俱挑战与刺激，也一定
能体验到恐惧与壮美在雨中达成奇妙的
平衡。
透过脚下晶莹的玻璃，但见雨幕中

的深谷愈发显得神秘莫测，而崖壁上的
藤蔓在雨中舒展着翠绿的枝叶，水珠顺
着叶片滑落，与远处的河道遥相呼应，我
赶紧掏出手机，将惊险与诗意编织成一
幅流动的水墨定格了下来。
再绕过一座小山头，下了几级台

阶，就到了索道入口。此时，风雨稍有
加大。细密的雨丝裹着山野的气息扑面
而来，将高空滑索的钢缆浸染成乌亮的
银蛇。
出发了。我扣紧安全扣，指尖泛起

寒意，潮湿的空气里浮动着山坡的松针
被雨水砸落的清苦气息。滑轮与钢索的
摩擦声混着雨声，化作一曲激昂的前
奏，身体骤然腾空的刹那，雨幕在眼前
拉成流动的灰纱。失重感如潮水漫过全
身，缆车脱离支架的瞬间，五脏六腑仿
佛被无形的手攥住悬在半空。山间蒸腾
的雾气裹着雨水扑在脸上，寒意顺着雨
衣的缝隙沿脖颈往衣领里钻。钢索在雨
幕中发出细微震颤，脚下深壑里，林涛
裹挟着云雾翻涌，宛如巨兽翕动的鼻
翼。耳边风雨呼啸，混着“嘟嘟”声
响，恍惚间化作永不消逝的电波。那跳
动的频率里，藏着雪山草地间的星夜兼
程，裹着窑洞烛火下的密语千钧。每一
道音波都是淬过火的钢钎，在历史岩壁
上凿出黎明的缝隙——听，风仍在复述
摩斯密码的余韵，让群山记住，什么是
用心跳谱就的家国密码⋯⋯
片刻功夫，随着双脚蹬踏在海绵垫

上，悬空的心脏才重重落回胸腔，而身
后云海翻涌的壮阔，早已在瞳孔里烙下
永恒的印记。
当返回游客中心时，我忽然懂得：

红岩岭何止是“网红”标签下的打卡
地？分明是“红色坐标”里永不生锈的
刻度——每一级台阶都刻着草鞋碾过的
辙印。这里的每个项目，都是自然肌理
与匠心巧思的咬合：雨水冲刷的红岩是
底色，人类设计的体验是注脚，天地间
蒸腾的烟火气，是最动人的留白。而丹
霞地貌的“红色基因”，才是让每个脚
印都通向信仰的精神原乡。

红岩岭行吟
□ 黄立文

红岩岭

红艳，耀眼
这是红岩岭吗
在这里生活多年
第一次见这地貌
更觉惊奇
丹霞地貌，就在眼前
美得无话可说
两个男人望而却步
一行美女吆喝
迎难而上，连翩浮想
红岩岭，红色的土地
是英雄的鲜血染成
我们来这里，为记录血写的历史
天空灿烂，红军留下的足迹
这般沉重异常，我怎敢忘却

红军树

千年樟树，枝盛叶茂
等待着我的来到
水绕山环，滋润的生命
让人疑惑重重
是在等待某人的归来?
贺龙红军，曾驻军三年
—千零九十五个日夜的坚守
血雨腥风，沧桑巨变
此时，我们相互倾诉
红军树，不是哨兵
却是战士
躲过劫难，让战士重拾生命
这生死之缘
红军撤退，杳无音讯望眼欲穿，
再未归来红军坚守的缘由
让我敬重，更为祈福

朝阳地缝

神秘峡谷的地缝
深遂幽暗，不见尽头
人群离我远去
只有一丝光线
阴暗得让人意乱
匍匐前行，没有尽头
掬一清泉，心醉不忍离去
一缕阳光，让我悄悄心安
抖落心中灰尘，忘却烦事
亿万年岩石，注目稀有光亮
一个人坐在地上，这静谧的峡谷
纯洁的溪水，此刻
我是最幸福的人

万福温泉

潜水这温情池中
万福，洗涤着疲惫
想或者不想
温泉真能使人万福?
洗心池、药物池、干蒸房
按摩池、游泳池⋯⋯
体验着各种池水
让你感受不一样的人生
九曲十八弯，亭阁池台
温柔之地，更添几分浪漫欢笑
梦幻之乡、让我不愿离去

行走慈利 （组诗）
□ 彭毅

秋天之外

长旱之后的秋天，缺盐，寡淡
唯有老四中巷口，那碗黄三米粉味道
幽长。祖元农场的满坡金桔，披挂上了沙场
点破了见惯的秋水。秋的平庸

89岁还不显老的姑姑，挽拢花白
头发。后脑插一竹簪，箍一条
红毛线橡皮筋。那张缺了牙的
豁嘴，笑出了樱桃模样

三十而立的女博士，褪掉学生装
蓬松头发，披一件嫩红旧毛衣，偎窗闲读
秋的深处，诠释了并非绵薄的文静力量

金秋闪烁的每一瞬间，都有上天的谕诣
降临。“生活，往往被细节丰盈品质
你啊，当然可以做你自己的主。

盛开如花

瞌睡深沉如海。我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盛开之际，石头如花

那座故乡的村庄，引颈眺望
呼唤着那片大海，如儿子回归
没有什么可以忽略，在初春的细雨中
所有的萌动，均在成长

这一个年轮，氤氲成一片回忆
像一个十万八千里的筋斗
永恒成经典

我愿在春天的怀抱里，像石头
甜蜜瞌睡，做一个清澈
且有辙的梦。盛开如花

与一片杜仲叶对峙

春雨披着潮湿的风衣，主持这个
天字一号的季节。容易发霉
月亮没入黑夜的瀚海，我没入窗外的新绿

窗棂外枝头最招摇的一片杜仲叶
已错过了那个春天露珠滚落的时光
正如我，也别过了春天天机暗涌的丛林

再次面对，不是喜乐相逢，是对峙
两个不同生命体的相互窥探。不是相见甚欢
一粒石子，从不会有对赤脚的温软
春雨啊，孕育了千般万种可以
自由虚拟的心情

我与这片杜仲叶的对峙
大约也只是黑天鹅与灰犀牛的概率
很小。我潜意识里狠狠地
瞪了它一眼

归乡

南方的正月，温情汇聚成涓涓细流
南来北往的游子，携着盈盈亲情归巢了
推开南窗，泡桐枝丫已踩着初春鼓点
孕育出新一年的苞芽

兄弟前来拜访，倚窗而坐，品一盏清茗
在蒸汽的絮叨中，圆了归乡的重逢
围着火塘，烤着糍粑，越聚越多的族亲
叠加着家族的和煦，添旺了这塘火

归来故乡，哪怕如鸿雁飞越千山万水
这遥远的航线，也有不畏天险的归途

归来了，故乡的脐带如信号塔
传递着归来的呼唤，归乡流
血脉贲张的模样，贯串了人生的征程
如地火，如喷泉，生生不息

眺望

大黄狗贴着紧闭的大院栅门，伫立
成为记忆。青苹果色的
乡村青涧般的时光片断
泛发出谷酒的微醺

看见嫦娥在广寒宫抱着兔子散步
故乡深远。虚幻为一面蒙尘的铜镜
看到离港驳船没入深蓝的眼睑，绝地而去
海滨总有一帧眺望的背影
被收藏。作为出海人敬畏的图腾

自信坚硬的左胸，被最柔软的注目
击中那根软肋。右胸呼吸沉重
缺乏被眺望的游子，也会缺氧

夜思

一根针掉了，像悟空的金箍棒从云端
呼啸坠落。清醒于暗夜的人
沉醉于微微荡漾的夜色
见证了历史性事件。墨色泛动，闭合

面对这片大海，海际线如此棱角分明
在遥远的那座城市，他坐在我南北对应的位置
生活一步一步地，清晰发生
前世今生，在夜的幕布上暗映

不是每个人都善于面对夜的黑
头脑中的某种情绪，总在夜游
看见了我们彼此拥有的尴尬

深沉的暗夜——
不过是，奔走之人的一部纪录片

向强亚的诗桑植红军村有句民谣：“白狗子，你莫拐（指胡
作非为），红军侦察兵来了，叫你灭得快！”
一九三二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也就是文家界战斗

的当天晚上，当枪声稀稀拉拉的停下来后，在毛垭村
飘水洞的一个土包屋里，一盏桐油灯在微风中闪着光
亮。两个年轻汉子在屋里说话。
“二佬，我们两个去文家界救张政委和他的伤员
去！”说话的叫文隆波，是毛垭的红军留守队员。
“大哥，去就去，白天打仗我们俩弟兄没有武器
帮不了忙，现在夜间，我们去救人！”答话的叫文隆
武，绰号“武二爷”，是文隆波的弟弟，也是一名红
军留守战士。兄弟俩一拍即合。
可去文家界，要冒极大风险。文家界一带是战

场，敌军的一个连队守在路口边，阻挡着村民进寨，
也张网等待着红军伤员。敌守军连长，一对大耳长不
正，歪在脑袋边，士兵都叫他“歪耳朵”。但这个歪耳朵
心狠手毒，他坐卡守点，发现一个红军伤员拄根棒从林
中走出来，就叫团丁捉住，并吩咐一个团丁找来桐油，
放些棉团，塞到一个洋油铁桶中，安上两根铁丝，叫红
军伤员背上，再点火燃烧，红军伤员背着燃烧的铁桶向
前奔跑，支持不住，被活活烫死。“歪耳朵”看见后大
笑说：“看你还当不当红军！当红军就叫你背火背
篓！”先后有三个红军伤员被“歪耳朵”捉住，死于
“背火背篓”这种酷刑。
敌人的残暴激起了文氏兄弟的满腔怒火，文隆波

两兄弟决定智闯哨卡救伤员。
文隆波两兄弟乘着夜色摸到文家界山脚边，悄悄

找来两套服装。一套是红军的，一套是白军的。兄弟
俩看着前面的火堆里，站着三个白匪，心中有谱，决
定闯一闯哨卡，见一见“歪耳朵”。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个敌兵发现对面来
了两个人。
”嘘什么？老子是自己人！”文隆波穿着一身白

军衣服，腰间还挂根匣子枪，屁股后吊着一把小刀朝
哨兵吼。
文隆武穿着红军服装，被文隆波用绳子捆着，弓

腰往前闯。“妈的！站住，再不站住老子一枪打死
你！”一个高个子手持电简向文隆武兄弟走来。文隆
波走近一看，看到那对歪耳朵，知道自己遇到了臭名
远扬又心狠手毒的“歪耳朵”连长。
“嘿嘿！照什么？我是马树英！你的老庚呀！”文
隆波早就知道四门岩一带白匪马树英有一个老庚在周
矮子部队当连长，且有一对歪耳朵，借助夜晚看不清
人，找歪耳朵套近乎！
“哦！马树英！我老庚？你不是在四门岩当连长
吗，跑到毛垭来搞什么？”歪耳朵警惕地问。
"呀呀，老庚，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也是昨天

才打探到你老庚随周师长来毛垭打仗的，所以，好久
不见，想找老庚发点财！”文隆波上前递一根纸烟给
歪耳朵。
“发财？跟我发什么财？老子一天枪里来弹里
去，搞得不好遇上红脑壳，就成短命鬼！我还是羡慕
老庚你在四门岩安全。”
“歪耳朵”对“马树英”老庚放松警惕，加上文
隆波也是桑植口音，又穿着白军官服。
"老庚，你捆着一个红脑壳干什么？一枪毙了算

了！”歪耳朵用手电筒照了照文隆武说。
“啊！老庚，你不知道，这个红脑壳是个反水
货，他上午来毛垭送信，被老庚我遇上活捉了，这个
反水货供出他认识张家千，就是你老庚攻打的这个部
队的头领，叫张政委。听说张政委还在文家界，且受
了重伤，他叫我去文家界，去找张家千，将张家千活
捉后送周师长，说不定还能在国军里捞个官当当啊！
于是我就绑着他想通过你的防区，去文家界屋场找张
家千！”文隆波故意朝文隆武屁股上踢一脚，文隆武
趁机喊：“我都反水了，让我找到张家千，一枪就毙
了他才解我心头恨！”
“喊什么？哼？混蛋！你认出张家千，交给老
子，老子交给老庚，让老庚升升官啊！” 文隆波又踢
上一脚，大声喊。
"好！好！你马树英干什么事都没忘掉老庚，

好！我带二十人随你去抓张家千！”“歪耳朵”心动了。
命令他的卫队随文隆波至文家界屋场捉人。见敌人上
钩，文隆波说：“老庚，去那么多人干什么？文家界的红
脑壳已打死完了，你听，没有一点动静了，你们卫队白
天才打仗，又苦又累，不如原地等我们，我只需要你
一同去呀！”
“歪耳朵”露出奸笑，但还是带了七个卫兵跟在身
后。
走了约四里山路，一个密林里隐约传来一阵呻吟

声，是红军伤员的声音。突然，一个粗粗的男音在林
中飘荡：“我是贺龙的红军！”
“马连长，马连长，我听到那声音就是红军张家
千，快去捉！”文隆武故意朝文隆波喊。
文隆波对歪耳朵说：“快去抓张家千！他就在前

面的树林中！”歪耳朵命令他的士兵： “快去林中
抓！抓到有重赏！”他的七个卫兵立马跟着文隆武向
密林中搜去。
“老庚，只要抓到张家千！我们就会受嘉奖！”文
隆波说。“歪耳朵”坐在一个岩包边，也做着美梦，
一边点着一支烟抽着。
“老庚啊，你好好看看，我是哪个？”文隆波威风
凛凛地站在歪耳朵身边。
“啊？你不是我老庚马树英吗？干什么要自家人
不认自家人？”歪耳朵惊恐地问。
“哼，我是红军战士文隆波！今天我代表苏维埃人
民判处你的死刑！”说完，就一刀刺进“歪耳朵”的胸膛。
杀了“歪耳朵”，文隆波迅速提枪往文隆武的手电

筒光亮处赶。文隆武暗暗解开手上的绳子，摸出匕首，
刺死了几个敌人，另三个敌人见势不妙，钻进树林逃跑
了。
天刚蒙蒙亮，文隆波兄弟俩朝微弱的呻吟声处赶

去。 发现是一个受重伤的红军战士。一个敌人发现
了伤员，正准备射杀，文隆波及时赶到，一枪打死了
敌人。红军伤员得救了。
文氏兄弟先后救活了邓红吉、谢通天和张家千，

将他们悄悄背进寨子治病，张家千病愈归队，红军战
士邓红吉、谢通天病愈后就落户毛垭村，与文隆波、
文隆武兄弟结为生死之交。上世纪六十年代，邓红
吉、谢通天相继去世，弥留之际，嘴里仍挂念着文氏
兄弟。至今，毛垭人不时传颂着“文氏兄弟装老庚，
歪耳朵命归阴”的故事。
说起这个故事，红军村群众就竖起大拇指，赞叹

说：“红军侦察兵，就是神勇！”

红军侦察兵
□ 谷俊德（白族）


